
新冠肺炎疫情为去全球化提供合理性

阎学通

新冠肺炎疫情增强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担心,于是许多人将全球化萎缩

归于新冠肺炎疫情。然而,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现象都是在疫情之前发

生的。明确全球化的动力以及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原因,有助于我们判

断疫情后的去全球化趋势和影响。

全球化的动力和方向

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是冷战后全球化的发动机。学界对于全球化的起

点有很大分歧,但对于冷战后全球化加速这一看法却无争议。“全球化”这

个概念是伴随着世界从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向美国主导的一极格局转变出

现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于1990年11月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略

目标。这个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建立美国一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全球推行

美国倡导的价值观和国际规范。由于全球化符合美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

略目标,因此美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政治推手。当时中国主流观点将“全球

化”定义为“美国化”加以反对,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看法不同。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冷战后全球化的指南针。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

通过代理人战争在全球分别推广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

意识形态在全球的影响力曾一度难分伯仲。随着东欧国家政治体制的改

变,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获得了国际主导地位。自由主义的政治民主化

和经济市场化成为两大国际思潮。冷战后的全球化就是在这两大思潮的引

导下发展的,因此人们将冷战后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称为“自由主义秩序”。

由于全球化包括了政治民主化的内容,因此我国政府有关全球化的政策都

使用“经济全球化”的方式表达,而非“全球化”。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运行者。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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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型跨国公司拥有全球资源配置的最

强能力,他们主要集中于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冷战后,美国不但拥有数量

最多的大型跨国公司,而且美国公司的实力增长速度曾一度快于其他大国。

在世界500强中,美国企业数量长期居于首位,从1996年的122家升至

2003年的193家,此后逐渐减少至2019年的121家。美国企业对经济全球

化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国家,这有利于建立和维护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共

同利益使美国政府和美国跨国公司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立场一致。日本、欧

洲和中国的跨国公司也受益于全球化,因此这些公司在推动全球化方面也

起到很大作用。世界500强里的中国跨国公司从2001年的11家升至2019
年的129家,超过了美国。

双刃剑的全球化遭遇的反弹

全球化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引发大众的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化在国际

和国内两个层面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例如,G20成员占世界人口2/3,

但其GDP却从2012年的占世界80%上升至2019年的85%以上,而同期占

世界人口1/3的非G20成员的GDP则从占20%下降至不足15%。在G20
内部,中美两国GDP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其他国家的比重则缩小。与此

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因全球化而加剧了国内社会的两极分化。

目前,美国的财富集中度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高的。在为大型跨国公司

提供占领市场便利的同时,全球化挤压了中小企业和个体商贩的生存空间,

因此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第四年就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1999年11月,来

自全球的大批民众在美国西雅图举行抗议活动,反对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推动

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全球化双刃剑的负面作用是多方面的,如海洋污染、气候

变暖、物种灭绝、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等。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属于这

种负面作用之一。联合国大学的研究估计,这场疫情使4.2亿~5.8亿人口返

贫,约占全球人口的8%。疫情加剧了边缘化国家和大众的反全球化情绪。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引发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全球化的自由

流动原则侵蚀国家主权。参加全球化,一国政府就得减少对跨国事务的控

制,甚至将部分主权让渡给国际组织。当跨境活动对一国造成严重伤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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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会采取逆全球化行为,重新控制跨境活动的自由。2014年,中国和俄

罗斯提出了网络空间的主权要求。2015年,匈牙利等东欧成员国封锁边界,

不再执行《申根协定》关于成员国边界开放的规则。2016年,英国脱欧,收回

让渡给欧盟的相关主权。2019年,法国和以色列分别以数字主权名义对外

国的网络公司征收数字税。2020年,世界各国依据国家主权抗疫,对所有跨

境的人员和物资流动进行严格控制,逆全球化出现普遍化趋势。

全球化加大相互依存度,当全球性危机加剧相互依存的脆弱性时,政府

考虑主动的去全球化策略。全球化增大国家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

度。依存度超过10%形成依赖,超过30%则为绝对依赖。当全球性危机发

生时,相互依附的脆弱性快速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加剧了金融相互依存

的脆弱性,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强化了控制金融流动的政策。特朗普执

政后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既是为了促进制造业回归美国,也是主动减

少美国对进口商品的依赖度。面对2020年疫情发生,美国对中国医疗用品

的严重依赖显现出来,于是美国提出医疗用品国产化的目标。这场新冠肺

炎疫情使许多国家体会到国际产业链断裂的危害,于是重新审视全球产业

链的危险,并开始制定主动的去全球化策略。中国提出产业链集群化概念,

法国提出制造业回归设想,英国提出防止战略物资对外依赖的“防守项目”,

印度提出经济自力更生目标。

去全球化的动力和方向

国际格局的两极化,使美国从推动全球化转向去全球化。中国GDP于

2010年升至全球第二,2019年达到美国的2/3。2017年美国发表《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于“主要战略竞争者”,2020年的《美国对华战略方针》

将中美关系定位于“大国竞争关系”。2019年8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外交

使节会议上讲道:“世界将围绕两个极点运转,即美国和中国,欧洲将必须在

这两个统治者之间做出选择。”①同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74
届联大上说:“我担心可能出现‘大分裂’,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地球上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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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经济体建造两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世界,每个都有自己的主导货

币、贸易和金融规则,自己的因特网和人工智能能力以及自己的零和地缘政

治和军事战略。”①两极趋势的形成使美国的世界主导权加快下降,于是美国

从全球化推手变为去全球化的主力。

民粹主义兴起,为去全球化提供了指导方向。在两极趋势形成的过程

中,民粹主义在全球兴起,使自由主义式微。2016年民粹主义和反建制主义

分别在欧洲和美国兴起,这对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构成重大影响。美国曾

是冷战后推行自由主义的旗手,而如今美国政府成了自由主义外交原则的

批判者,提出以原则现实主义指导对外政策。由于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已

不再局限于西方国家,因此其外交原则中的保护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孤立

主义对许多国家的对外政策都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外交指导思想与全球化

的自由流动和开放包容的观念对立,为去全球化提供了指导思想。最突出

的国际表现是多边主义衰退,单边主义盛行。

跨国公司缩短国际产业链,去全球化成为新趋势。中美两极战略竞争

的核心是竞争科技创新优势,于是采取科技脱钩策略以获取科技优势成为

一种必然。尽管大型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面临争夺科技优

势已成为战略竞争核心的形势,防范竞争者技术优先就成为了竞争战略的

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国际产业链断裂将向更多领域扩散,跨国公司会通过

缩短产业链的国家数量,减少生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减少产业链国家数

量的策略,也是一种去全球化的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去全球化的动力,它只是为去全球化策略提供了

合理性。许多政府和跨国公司为了减少安全风险,在疫情结束后将采取更

多的去全球化策略,但这些政策的目标并不是防范疫情在全球扩散。受去

全球化策略的影响,正面意义的全球化在5年内难以恢复到疫前水平,但是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不因此就会受到抑制。去全球化很可能伴随着全球治

理的萎缩,这将不利于抑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这如同以药物杀死病毒的

方法可能会同时杀死健康需要的白细胞。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问

题,去全球化将给人类带来的是福祉多还是麻烦多,尚需进一步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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